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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日子
日子甜蜜蜜
血里糖分多
自己找点苦
阿狗说嘚瑟

隐居
人生将半百
常想去隐居
煮粥吃青菜
砍柴种兰菊

小生意
穿街走巷小生意
柴米油盐日用齐
我比他人多一点
一狗一书一惬意

牙疼
半夜牙疼真要命
揉摁挤压不欲生
凉水含了一斤半
睁眼等着盼天明

随笔

梦里又闻槐花香

天涯海角
一大早起来吃过饭， 然后将存放

数日的椰汁、椰肉敲开、吃掉，海南之
行，终于要划上句号。

“可惜我们终于没有去成天涯海
角。 ”我在感叹。

“怎么会呢， 我们来的地方距京
4400里，已经是天涯海角了。 ”妹妹的
话让我释然。

于是我们开始想，古人走这样远，
大约要半年到一年吧， 如果算上水土
不服，毒雾瘴气，凶猛野兽，身体抱恙，
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等等原因，可
能要更久更久，还可能殒命旅途。

而如今只要四个小时。
真是沧海桑田须臾改。
去西岛时， 逛了边上的小岛牛王

岭。 牛王岭还在开发中，行人较少，于
是可见腥咸扑面的墨绿色海。 站在海
边，看海风吹起头发，看翻滚的海浪，
被一种神秘莫测，充满恐惧、力量的诗

意深深打动。
是的，站在海岸，海是那样美，那

样充满魅力， 可是那一种不可控的强
大力量，分明又让人内心暗暗的恐惧，
敬畏，我突然想起莎士比亚戏剧中“那
一只强大可怕的命运之手”。

带了泳衣，终于没有下海。 大约10
年前，傍晚在海边游泳，差点被海浪打
翻。 是的，生命的力量让人惊叹，可是
命运的力量更可怕。

前后黑洞洞。
在攀上大小洞天时， 一路追寻不

老松，还有崖上的石刻。 南海神鳌，灵
龟，魁星，还有道德经。我想，晚上我要
好好写写大小洞天。

可是数日过去了， 大小洞天还在
脑海？

凤凰岭，北纬18度，我拍了一张照
片， 自动换算了距离北京北纬40度的
4444里。

同样的这块石头，背面写着“山盟
海誓”。 在此处游览时，有一对老夫妻
招呼我们给他们拍合影， 懒散的我挥
手让妹妹去了。

看妹妹兴奋的神情， 我觉得此刻
需要脑补一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
爱情故事，把能用的美好词汇都用上，
越煽情越好。

可是我没有。
我们总是这样， 愿意把自己美好

的想象， 强加给一些看似美好的人或
事，然后一厢情愿，感动得一塌糊涂。
可是生活再华美， 上面终究爬满了虱
子，生活很艰难，美好的，往往是想象。

突然想起康德的话：这个世界，头
顶璀璨的星空，心中高尚的道德律，值
得终生敬畏。

海南的星空，心底的道德律，北纬
18度。 还有墨绿色的大海。

碎语，海南之行。

□余翠平

□张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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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回家的路上， 忽然闻到一丝
清甜。 抬头看去， 路边一棵槐树上开
满了白色的槐花。 哦， 又到了槐花飘
香的季节， 我立时想起了家乡的那片
槐花林。

我家住在村西头， 前面是一片荒
地， 奶奶说荒着也是荒着， 还不如种
上一些槐树， 一来可以乘凉， 二来槐
花做成槐花饼给孩子们解馋。 爷爷就
买了一些小槐树苗， 第一年种下， 瘦
瘦小小， 不成气候。 第二年就郁郁葱
葱。 第三年四月份时， 竟然开出了满
树的槐花， 白白的， 一串串在微风中
摇晃， 芳香四溢， 邻舍的小伙伴也被
吸引来， 这片槐花林就成了我童年的
乐园。

槐花花期很短 ， 只有半个月左
右。 每年， 槐花要吐蕊的时候， 奶奶
就让爷爷做好搂槐花的工具： 一根长
长的竹竿， 竹竿上绑一个铁钩子。 自
制的工具很简陋， 但用它搂槐花对我
们来说却是一项大工程， 只有个子长

到奶奶肩膀的邻家哥哥才有这个殊
荣。 奶奶昂着头， 手搭在眉梢， 看准
哪片槐花开得旺盛， 白得耀眼， 就指
挥哥哥拿着竹竿去够， 哥哥看准槐枝
一钩一拽， 槐枝就矮下半截。 我和小
伙伴一哄而上， 抢夺战利品。

槐花左一个右一个排列得很整
齐，我用手掌托住槐花串，大拇指和食
指合拢从根部一捋，槐花颗颗脱落，在
手心里攒成软软的一团。 洁白的花，嫩
黄的蕊，翠绿的花蒂，特别耐看：有的
花已经绽开，露出探头探脑的蕊丝，有
的还是花苞，像躺在襁褓里的婴儿。槐
花的清甜引得我们口水直流， 撸下一
把往嘴里塞，唇齿生津。

摘够满满几篮子， 我们扛着杆，
挎着篮， 唱着奶奶教给我们的歌谣，
满载而归， 槐花林回荡着我们快乐的
歌声： “槐花香、 槐花白， 槐花树下
是我亲亲的爹娘……”

摘了槐花， 最期待的还是吃槐花
饼。 槐花饼制作简单， 奶奶将一篮子

槐花倒在一口大盆里， 用井水冲洗两
三遍， 槐花被清冽的井水打湿， 个个
精神抖擞。 然后再撒上玉米面粉， 搅
拌均匀， 盖上垅布， 上屉蒸上半个小
时就出锅。 趁蒸槐花的当儿， 奶奶捣
蒜泥， 切辣椒， 拌老抽， 撒香油， 调
成浓浓的一碗作料。 这时候， 我和小
伙伴一定缠在奶奶身边， 跟着忙前忙
后， 吸溜着口水， 等着一饱口福。

热气腾腾的槐花饼出锅， 我迫不
及待掰一块， 蘸上调料， 放进嘴里慢
慢嚼， 槐花的清甜、 玉米面的馨香，
调料的辛辣， 交汇成一种故乡特有的
味道 。 我们吃着槐花饼 ， 说着家乡
话， 小院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现在，我在城市安家立业，城里松
柏杨柳争奇斗艳， 却很少见槐树的身
影。 但是槐花的清香常常在夜深人静
时侵入我的梦境， 牵引我走进那片槐
花林，我跟奶奶坐在门槛上，看着林子
上结的那片云，哼唱着“槐花香、槐花
白，槐花树下是我亲亲的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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